
第２０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５年４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１

啸声秋韵中的生之呐喊 

──论散曲文学的生命情态

丁淑梅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散曲文学中积淀着厚重的生命能量，其生命情态是丰富多样的。末路之啸是士人群体生命价值沦丧时感伤低沉的
生命回声；荒寒秋韵是伴随着个体生命蜕变的面向自然的沉思；而激扬的呼告，则是向传统挑战的生命觉醒姿态与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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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艺术家傅抱石说过：“一切艺术的真正要

素乃在于有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和

空间都不能限制它”。［１］散曲文学所处的时代已是

古典文学的生命之秋，在经历了唐诗的勃发与宋词

的绚烂后，散曲文学所面对的文学传统，已积淀了

太多太深太久的关于生命的回想与反思，以及人类

最终不能跨越有限之生命的无限悲情与感愤。这

样一股不可遏止、一发难收、天地不能包融的无限

悲情与生命感愤，奏响了散曲文学捕捉生命真实、

展现生命活力的独特旋律，显示着散曲文学低回而

又昂扬、亢奋而又不乏理性的精神意脉。追索这支

生命旋律的主调，厘析这支生命旋律的情思意理，

对于散曲文学价值的开掘是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

的课题。

　　一　末路之啸：困厄与伤惘

在封建末世，散曲作家实际上处在一种非常蹇

涩尴尬的生存状态中。元代有八十年废科举，士人

大多沉寂下僚，跻身仕宦成一代名儒大贤者，其政

治生活也是在夹缝中斡旋的；明清两朝士人群体更

是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末路。作为依附于封建

体制的一个特殊社会群落，他们既无法跨越传统的

生存境遇，又不能自觉寻找到新的精神武库，所以

无论是流连官场，蹭蹬失意，还是弃绝仕进，诗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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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无论是沉寂下僚，与艺人为伍，还是不屑仕进，

浪迹市井，总而言之，他们的政治生涯是很落拓、尴

尬甚至绝望、危险的。而失去了“衣食父母”生资依

凭的士人生存状况可谓急遽恶化，这种物质生活境

遇的困厄与苦难感，绞扰着曲家的心灵，因而在他

们的散曲中，感慨衣食寒酸窘迫、生计蹇促困乏、身

世畸零不幸、命运悲厄难凭的情绪就比比皆是：

曾瑞的［正宫·端正好］《自序》套数写道：“既

生来命与时相挫，去虎狼丛服低捋。”他深深体味到

男儿贫困被人看作“斗筲之器”般微末的屈辱，正所

谓“道不行，气难吞吐，时不遇，落魄忍饿”。在生计

贫乏的挟迫之下，如此这般自怨自艾、自卑自陋的

声音，就杂乱无序、交迸无节地在散曲文学中此起

彼伏、反复回荡。马致远“闲愁愁得人白头”，花酒

难忘忧的煎熬感，更切实地传达了生命在无所事事

中空空耗费的沉痛。

一品秩长犹无嗣，百年翁又苦担饥，才学贯世

有人嫉。早发的还先萎，四足的不能飞，因此上受

清贫闲坐地。赤松岭堪为活计，未央宫怎吃宴席，

清风两袖子房归。闻鹤的空叹息，种柳的得便宜，

因此上受清贫闲坐地。

———王九思［北中吕·红绣鞋］《阅世》

此曲说老翁忧饥，已告白生计艰涩，言“赤松

岭”“未央宫”更倾诉着读书人渔樵生涯的勉为生

力、苦不堪言和低贱生活的远离琼筵、一贫如洗。

结尾自语“受清贫闲坐地”，其实含有多少为生计所

困的悲苦辛酸。陈所闻［北双调·新水令］《驻马

听》所言“常则向鮲酸瓮底把姓名藏，蒋柳守薜罗

乡”，似乎在表白自己安贫乐俗，但咸菜、鮲汁维持

的生活却点出了曲尾“占秋霜白发三千丈”的个中

情由，为穷愁所苦、潦倒失意之态毕现。清代王庆

澜的［双调·八不就］《咏怀》也写下了如许生涩的

文心：“问甚日天道持平，扶起俺瘦骨伶俜，不认做

世上，世上畸零”。一个乱头粗服、形容枯槁、身形

瘦削、神情憔悴的读书人影然索立，笔笔写尽末路

穷途的哀惨与浸透灵魂的颓恨。

叮叮铁马儿乞留玎琅闹，啾啾唧唧促织儿

依柔依然叫，滴滴点点细雨儿淅零淅留哨，潇潇洒

洒梧叶儿失流
!

剌落。睡不著也末哥，睡不著也末

哥。孤孤另另单枕上迷蚥模登靠。

———周文质［正宫·叨叨令］《悲秋》

周文质写秋声，全用繁复笔法、叠词勾当。秋

雨绵绵，秋夜昧昧，如暗夜里的切切哀嚎，似长路上

的苦苦打熬，浸透肺腑，煎迫人心。马致远［越调·

天净沙］《秋思》更在一幕幕相互割裂、枯寂残缺的

景象中，透出游子天涯的断肠之情。荒秋衰败黯淡

的物象与生命无所归依的悲切绝望错动交杂，仿佛

一个性情执拗的浪子风餐露宿、受尽磨难，迫于生

存的需要，执意在追赶生命的机缘，但旧恨未弥，新

愁滚涌，磊块难消，郁勃不平。

我们不能苛求元代的散曲作家一个个都如盛

世李杜，要么偃仰啸歌，寄托大鹏之志，要么忧国忧

民，一泻民生之苦叹。“退毛鸾凤不如鸡，虎离岩前

被犬欺，龙居浅水虾蟆戏”（无名氏［双调·水仙

子］《无题》）的生存境遇，确实说明有一批散曲作

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来自物质世界、生活条件的

种种限制，连衣食生存的起码要求都很难保证，常

常食不果腹，衣难蔽体，没有家业，游荡寄食，难免

就要流露出穷酸恶相与鄙俗习气，难免就要产生一

己生活之嗟怨和个体生存之危机感。这种生路的

蹇促恰恰是士人寄居窘境与篱下之心相缠绕的苟

延残喘的时代病；是士人斯文扫地、面子又不愿放

倒，不能再抱残守缺、又无力投入生存竞争的没落

情绪；是士人顽强的求生意志与衰残朽退心理症候

相搏的真实表现。如果说，晚唐杜荀鹤一流表现的

生之艰涩是属于底层百姓的，那么，末世散曲作家

采写民生疾苦的却不多，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首先面

对的是士人阶层下移、生存跌落后的“贫贱摧骨气

难聚，沦落底层百事哀”的现实生存需要。衣食挣

扎的龌龊卑琐，求生之艰的庸碌奔忙，与高傲的心

性为俗物所役、走投无路的切切悲凉，也就成为散

曲文学表现生命价值内向冲突时吟唱的一支灰色

调子。

　　二　秋韵之趣：拙朴与荒寒

散曲文学中大量涌现的秋景小令，透露了散

曲文学的时代忧郁与生命悲情。如果说宋玉悲秋

打开了中国文人悲秋的洞闸，欧阳子的秋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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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替唐变、转落转衰的历史征兆，那还只是个别

诗人对生命之秋的敏感预约的话，占到散曲创作

总量七分之一强的秋景之作，则已不是个别曲家

的个人体验，作为散落在散曲创作中的一种时序

之感，它意味着散曲作家共同的命运之叹与生命

之悲。

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鹭鸶

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么（雷峰塔畔登高望，

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

雁两三行。

———贯云石［正宫·小梁州］《秋》

水影寒，藕花残，被西风有人独倚阑。醉眼遥

观，北渚南山，映照锦斓斑。利名尘不到柴关，绰然

亭倒大幽闲。共三闾歌楚些，同四皓访商颜。笑人

间，无处不邯郸。

———张养浩［越调·寨儿令］《秋》

这两支曲子分别写秋光、秋影、秋声。贯云石

写秋光，贯注比笔力在鹭鸶轻漾于枯荷香霭、新雁

翩然于浩荡清天的钱塘月色，通过色彩的映衬、动

静的移易、高下的挪转、江天的沉浮，传达出作者绿

水青山乐逍遥的沉醉心境和亘古人生转瞬倏忽的

孤清臆想。张养浩写秋影，起首就挥斥萧萧西风、

郁郁残景，虚影接对笑谈，以高隐大贤的意兴去名

利沾濡的机心，以迷离的醉眼洞观人世忧欢，尽享

此生之快意。二曲虽然各有侧重、笔力不同，但秋

光触目、秋影入神、秋声惊心，都在寂寞、感伤的境

界里，渲染出一种强烈而激荡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波

澜。当我们在领赏秋光的清韵、秋影的澹荡，秋声

的复沓时，也与作者的神灵遇合，共同体验那生命

里最真实最感动的、生气淋漓的一份玄想。

这种借助秋景表达生命无所皈依的意念，在许

多散曲作家那里不断出现，如明代唐寅［南仙吕入

双调（步步娇］《秋景》：

宿鸟惊枝去，残灯落烬时。满地繁霜天将晓，

篱落黄花小。墟烟淡欲消。送别河桥，忆昔曾同

到，草木脱青梢，睹园林萧索惊秋草。登高闲眺，云

边路遥，苔蒙旧馆，烟迷野桥，刘郎何日悲重到。

全曲极力描写重重繁霜、飕飕冷风，风搅云飘、

弥漫天地，悠悠世事、迷乱秋思。那一股无可排解

的懊恼、不断攒集的伤感和刺透心肺的隐隐创痛，

真是怕黄昏偏偏天暗乱萤高，奈离情颇颇断鸿无定

巢。其间搀杂的有别后相思的情恋，有游子怀乡的

苦恋，更有晚明士人生命无所归依的沉痛和冥冥之

中对群体末路厄运的惊恐忧惧。又如：

千里望云心，九叠悲秋辩，落日山川虎兕号，长

风洲渚蚊龙战。瘦马凌兢蝶梦残，雾愁风孱，怎消

遣？断角残钟，几度孤城晚？回首送衡阳雁去，忍

泪听泸溪断猿。乱云堆，何处是西川？

———杨慎［北仙吕·点绛唇］《天下乐》

朝堂直言政事而被贬云南，杨慎身处野兽出没

的蛮荒之地，不复再有苏轼“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豪

情逸兴，而表现出身遭大挫而心力交瘁的疲惫，欲

做韬晦而心志难灭的沉痛，才情亢奋而兀傲不平的

愤激。清代赵庆?［南商调·二郎神］《书窗独坐》

套这样倾诉：

［黄莺儿］偏不醉如泥，一更更漏鼓低，风尖灯

颤光儿细，见流萤暗飞，听寒
"

碎啼，秋声耳畔便挨

挤。闷难医，怕聪明绝顶，头一个难题。［琥珀猫儿

坠］时辰十二，暮鼓又晨鸡，一到秋来越惨?。青山

两座皱双眉，稀奇，把愁细思量，恁样东西？

字里行间，细细吟味书斋生涯挥之不去、拂之

还来、斩之不断、却之又近的秋惨秋凄。笔笔工描

那种感时而情起、应声而色变、不由理路、难以说清

的潜存在生命里的孤寂愤懑。除此之外，冯维敏、

梁辰鱼、施绍莘、沈自晋、厉鹗、朱彝尊等明清的散

曲作家也都反反复复地吟咏秋意、诉说秋情、点缀

秋趣，借一曲秋歌饮人生病酒。这种异乎寻常的同

调歌吟与题材趋向，说明散曲文学在古典文学的生

命之秋里，更直接感受到和体验了生命潮头落下时

的沉寂与悲凉。

清代的笪重光在评论明清时期的山水画时，描

述了这样一幅画面：“农夫草舍，当依陇亩以盝迟；

高士幽居，必爱林峦之隐秀……樵子负薪于危峰，

渔父横舟于野渡。临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车

……摊书水槛，须知五月之江寒；垂钓沙矶，想见一

川风静；寒潭晒网，曲径携琴，放鹤归山，牧牛盘古

……”［２］这是中国晚近山水画常常采写的标本。这

些标本染上了浓重的出世色彩，不刻意追求形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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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内里情志寄托，形成一种苍茫凄冷的境界，这

就是明清时期山水画的艺术时尚，而明清时期的许

多散曲作家本身都是诗书画会通的。受到明清绘

画艺术时尚的影响，散曲文学也呈现出拙朴与清

新、诗意与悲情交糅的幽峭荒寒情调。如：“满林红

叶乱翩翩，醉尽秋霜锦树残。苍苔静拂题诗看，酒

微温石鼎寒。”陈所闻［南南吕·懒画眉］《秋酌啸

风亭》曰：“丹枫黄菊照空门，能解闲行有几人？我

来长啸倚秋云，天风遮莫吹双
!

，山色江光满绿

尊。”山花烂漫却寂寞开无主，长啸独行，却兀傲心

难宁，天风吹来，生意满怀，于是渴望天齐地齐、知

音常伴、诗酒相赏，以慰孤魂的别一种境界。王仲

元［中吕·粉蝶儿］《道情》：“［醉春风］玉露润菊花

肥，金风催梧叶老。黄花红叶满秋山，此景畅是好、

好、好。野水横桥，淡烟衰草，晚峰残照。”李致远

［南吕·一枝花］《送人入道》：“白云留故山，晓月

流清涧。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前曲回旋、对

垒着两种生命的体验：一面是色调浓艳可感，生命

在争奇斗艳，一面是景象清疏萧飒，日照在冉冉而

逝。也许绚烂之后即归平淡，成熟之时就意味着凋

落。后曲则用曲笔在入世的路上把行者的脚步送

到出世的边缘。

从某种程度上讲，荒寒的情调是人从出世的狂

想中走向灵魂外放必经的痛苦挣扎和激情沉淀，是

一种人在寂寞天地间寻求内在力量和心灵回音所

领受的旷野考验和孤独意境。当散曲作家们以儒

理参世、以禅庄超物，随时随地、随遇而安地安享生

命时，他们既汲汲于拙朴可爱的世俗生活，又风流

超迈获得心灵的解脱，既歌唱着濯足清流、行吟绝

壁的尘外之音，又营造着樵子负薪、渔舟横渡的世

间气象。儒释道三教在这里获得了沟通和认同，儒

家的修身养气、格物致知，道家的任纵自然、超脱物

外，禅宗的虚静觉悟、明心见性，统一于以“道”为旨

归的哲理情思中，形成一种伦理的愉悦与道德的满

足、天放的情怀与内在的生命律动相一致的、以一

己之私齐天地大化的灵魂飞升。持有这样逸乐的

襟抱，这样赏爱的情怀，绘山水则山水出巧，抹风雨

则风雨得势，正所谓内无累、外无待，放逸其能，纵

横其情。记得明代僧人憨山曾说：“不知春秋，不能

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

可以言学矣”［３］。从这一角度看散曲文学中与道

情、体性、唱理的宗教意味相联系的隐逸之音，其在

准宗教心态下笃真情、重知性、畅生趣的山水之旅，

恰恰是隐逸之音的真正内涵，是散曲文学以退为

进、激赏人生的低昂号角。

在古希腊人的哲学里，希腊先哲们认为人最好

的生活乃是在沉思中的生活，退隐所必然带来的内

求，使人在一种绝对宁静超脱的境界中返归自我，

在内心生活中寻求潜存的力量，从而使生命趋向自

由与完美。汤因比说：退隐使人首先“离开行为进

入狂想的境界，然后又从狂想的境界中走出来，达

到一种新的和更高的行为水平”。［４］正是通过一种

类似癫狂的幻想、类似虚静的体验，散曲文学的隐

逸之音，冲淡了信仰的危机和道义的局限，以忘形

的方式体验了一种充满愉悦感的个人生存冒险；在

精神支柱即将坍塌的末世迷途上，实现了一种奇崛

的精神漫游，从而在一种齐天地之乐的和谐和永恒

中，获得了对自己灵魂的某种征服，在有限的时空

中升华了他们的人性与人生。

　　三　呼告之魂：激情怒放与豪情扬厉

散曲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常有为人诟病之处，

如其意境表现，从对诗词意境传统的继承来看是失

败的，但这恰恰又是它的创造性所在。它不再依凭

情景的二元质，而是以事牵情或直陈情感，以叙事

的手法表现情感内容，把着眼点放在情感与心理变

化过程的酝酿、铺叙和淋漓尽致的展现上，这恰恰

形成了散曲情感叙事的细腻圆转和生命情态的原

汁原味。我们捧读散曲，常常会觉得，散曲生命情

态的流露是单纯之下演绎着深沉，直白之中包含着

妙理，天真习气融着老成，玩笑话语透着肃穆，惊喜

与狂怒相伴，欢意与悲情交迭。散曲生命意识的具

体表现是不合常规的、非常态的———一种生命的激

情怒放与豪情扬厉。

恨重叠重叠恨恨绵绵恨满晚妆楼，愁积聚积聚

愁愁切切愁斟碧玉甄。懒梳妆梳妆懒懒设设懒?

黄金兽，泪珠弹弹珠泪泪汪汪汪汪不住流。病身躯

身躯病病恹恹病在我心头，花见我我见花应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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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对咱咱对月月更害羞，与天说说与天天也还愁。

———刘庭信［双调·水仙子］《无题》

全曲用反复体，以情选景、造景、又统摄景。喁

望的妆楼、熏香的金兽、脆弱的花月，这些物景只是

抒情主人公如水奔涌的情感洪流中点缀着的些些

浪花。通过情感的铺叙陈说，我们看到一连串暗示

性极强的心理动作：登楼远眺遣愁恨，愁恨未消，愁

云攒聚；下楼小酌驱撩乱，撩乱斩截，满心无绪。天

地沉沉，难解难慰一颗哀情浩淼的悲心。抒情主人

公百感交集的思绪通过字面的颠颠倒倒、反反复

复，急切地翻卷、迸溅，一波波卷涌而来，又一波波

奔掠而去。情感的潮头决不潜隐，而是在膨胀中回

旋，在动荡中高扬，仿佛随触即发、随引即爆，然而

就在激情迅疾爆发的万钧之机，全篇戛然而止，以

天地不言的沉默忘情断愁，收束全曲。如果说诗是

写出来的，词是吟出来的，而曲的确是象这样吼出

来的。

散曲作家将他们积存在心间的、在现实中不能

释放的生命能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倾泻在曲中，

形成了散曲的气力交迸不相让，激情豪气两出彩的

壮观局面。如：“草茫茫秦汉陵阙，世代兴亡，却便

似月影圆缺。山人家堆案图书，当窗松挂，满地薇

蕨。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自可怡悦，到如今世事

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倪

瓒［双调·折桂令］《拟张鸣善》）全曲以清拔之气

绾提睨傲之志，落拓的狂气与自信的朝气在对历史

不动声色的追思，与对友人的品评激赏中袒露出

来，真可谓使气则气贯长虹，骋怀则气畅神明。又

如：“鹏搏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贯。事间

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

白，也是眼，青，也是眼。（乔吉［中吕·山坡羊］

《寓兴》）玩世不恭，放任自流，纵情适意，情感状态

完全是解脱态的。

闲时高卧醉时歌，守己安贫好快活。杏花村里

随缘过，胜尧夫安乐窝，任贤愚后代如何？失名利

痴呆汉，得清闲谁似我？一任他门外风波。

———杨朝英［双调·水仙子］《无题》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

管什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

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

也碎碟也碎碗也碎。

———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

杨朝英奉行闲醉高歌、守己安贫的处世准则，

就是看透了宦游风波、人生凶险，看淡了贤愚名分、

福禄衣钵，所以才意会到生命如此的真趣奇乐。而

无名氏则全然一副歌舞谐态、碗碟疯狂，不避主仆，

不论年享，无有尊卑，打碎幻想，实实在在浪荡醉

乡，地地道道神游村巷。这样彻底的无累无欲、无

思无想，只能属于元代，属于无名氏曲家。明代王

磐［北南吕·一枝花］套：“不登冰雪堂。不会风云

路。不干丞相府。不谒帝王都。”连用四个否定句，

执拗地表明自己不随俗所趋、俯仰权贵、奔营宦事

的至死不悔之心。接着承认自己是个进士，却又正

话反说，是个不登科的、逃名的进士，说自己是个农

夫，但又不力耕农事，是个神仙，又是上界漏注了仙

籍的神仙，最后，以“清风不管、明月无拘”来表现身

心获得自由后那中极情尽致的快乐与惬意。在承

认自己生计尴尬的前提下，玩味着一种狂才与盛气

支配生命的无碍无累境界。李开先在［南南吕·一

江风］《无题》中陈词：“病难捱，顿改乜斜态，碎补

囫囵债。几曾来，不识低昂，不论贤愚，不辩清浑

派。青萍一剑抬，寒芒两刃开，谁许奸雄在。”大声

疾呼不能抗世除奸的悲厄不平，壮语浸着豪胆；急

切直陈定要激浊扬清的赤子之心，正气溢于篇外。

冯惟敏［正宫·塞鸿秋］《乞休》云：“论形容合不着

公卿相，看丰标也没有?模样，量衙门又省了交盘

帐，告尊官便准了归休状。广开方便门，大展包容

量，换春衣直走到东山上。”以偏激的口吻说自己因

长得怪异没有当官的面相和派头，不如准了他罢命

归休，山林遣兴。实际上充满了对官场虚与委蛇和

肉食者装腔作势的极端憎恨与蔑视。“一拳打碎凤

凰楼，风雨何愁？”（常伦［北双调·庆宣和］《无

题》）酒酣畅意，豪气凌云，大有歌舞东山风度、一飞

出越江湖的蛟龙之态。“叩苍穹，为甚地裂天崩，天

崩也一似朽枯飒亡？惊惶！”（沈自晋［南商调·字

字啼春色］《甲申三月作》）在许身无望、断魂不归

的呼号中，抒发着肝胆俱焚、血泪交迸的亡国遗恨。

散曲中作为生命表征流动的情感是无序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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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包容浩杂，态势激烈，力度强悍，正所谓“铺眉苫

眼，捋袖揎拳”（张鸣善［双调·水仙子］《讥时》），

不仅单向度喷射，而且多向度透发。散曲的情感表

达方式是直白刻露的，甚至是怪谲荒诞、不合思维

逻辑的。散曲的情感呈示样态也是非和谐的、不平

衡的，甚至是矛盾对峙交锋下的一种情感激变状

态。任讷说：“放开眼取材，得元人之光怪陆离，撒

开手下笔，得元人之奔放恣肆。”［５］散曲创作的这种

无事不入、无格不备，终是一种生命体验丰富性的

展示，一种情感原生态的躁动，一种生命的真实、自

然、自由而合目的性的展开。这种激荡奔突的心理

时空的放大、情感细节的展开，本质上崭露了人在

追求生命自由时必经的一种情感煎熬与心灵搏斗，

是人在开放状态下无所顾忌的人性表白，非理性的

情感宣泄却也不乏有生命的冷静反思与回省、道义

的愤怒与不平之鸣、激浊扬清的正气与愤激抗争的

风雷之音。正如元代曲家曾瑞在［正宫·端正好］

《自序》所说：当名入凌烟阁、挥鞭登剑阁、举棹泛沧

波的人生出路均不可能之后，经过一番自嘲自省，

终于决定“携杖策壶，樵歌独唱，瓦盆香糯乐闲身”

的抒情主人公，似乎瞩望着广植桃桑、饱养鸡豚的

一种乐道于穷途的不得已的归隐，但“骨角成形我

切磋，玉不为皀自琢磨”的精神气格却透露了一种

新的务实的生活态度和自我磨砺的生命意志力。

“恢恢，试问青天我是谁！飞飞，上的青霄我让谁！”

（常伦［南商调·山坡羊］《无题》）急切地在呼唤一

个孕育、蝉蜕着奇思妙想的新我，以啸怒之风、流走

之云的大象无形，来显示个体生命冲破迷雾、博取

生命光彩的高昂意念。正是散曲情感表达的无选

择性和无节制性，造就了散曲抒情一览无余、一气

呵成、尽诉尽泻、气贯全篇的气势之美。说散曲谓

之气长，毫不过分，谓之韵短，却并不恰切。按任讷

在《散曲概论》中的说法，与词的内旋、尚意内言外

相比，曲是外旋的且言外意亦外，但所谓的“韵短”

并不是散曲的弊病，而恰恰是其特长。

散曲文学中积淀着厚重的生命能量，其生命情

态是丰富多样的。散曲文学的生命自省与觉醒意

识，可以说经历了三个标志性明显的阶段：生存的

困厄、末路的伤惘，是散曲作家们在士人群体生命

价值沦丧时怀疑绝望、感伤低沉的生命回声；荒寒

秋韵，是散曲作家伴随着个体生命蜕变而面向自然

的沉思；而激情的呼告，则是一种向传统发难、向命

运挑战的姿态，一种在积久的沉闷中爆发的、重新

寻找生命支点的强硬生命力，它标志着生命觉醒的

姿态与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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